
映 山 红 谢 人 美 如 花
高振中

刚与舜耕山烂漫的梅花合影 ，又
被城区怒放的海棠花所陶醉。 此时在
网上看到了 “金寨杜鹃岭赏杜鹃花一
日游”。 感慨于城市水泥森林的压抑，
以及渴望亲近自然、摆脱浮躁的心愿，
我和老伴决定出行，看看山、游游水 ，
换换气、洗洗肺。

天公作美，出行顺利 ，导游尽责 ，
司机行稳。 更好的是，一车大多是同龄
人，摆脱了一周五天带孩子的劳累，为
自己放放假、散散心。

说起映山红对我们那一代人的影
响 ，源于 1974 年上映的电影 《闪闪的
红星》 里的歌曲：“夜半三更盼天明”。
这部感人的电影和流畅抒情的歌 ，让
人们如同歌中所唱：“若要盼得哟红军
来，岭上开遍哟映山红。 ”映山红已是
人们盼望的“春天”的标志。

一路春色扑来，到了山里，才感到
春天的生命力是如此强烈。

上山的路两旁， 满眼都是钻出土
的竹笋，矮的只到脚面，高的已穿破云
空，更多的是“欲与游人试比高 ”的竹
笋，将风光留在你的手机里。

“快来看！ 什么花这么美！ ”有人惊
呼。 只见路边树上花团锦簇，开满了花
瓣如雪、花蕊嫣红的花儿，笑脸一般随
风摇曳。 掉落在地上的花儿并不憔悴，
依然温柔地奉献着春意。 我信手拾几
朵插在老伴的鬓发里， 被路遇的几位

“资深美女”调侃，她们热情地为我们
拍摄老来浪漫的合影。 她们还告诉我，
这是油桐花。

暮春时节送春归的油桐花 ， 仿佛
舍不得春天离去 ，树上绽放 、地面落
花 ，相映成趣 。 我们一同望着远岭 ，
那如云如雾的白色油桐花 ， 与如霞
如火的红色映山红 ， 装点着群山的
美妙 。

到了主景区———金寨铁冲杜鹃
岭， 发现没有了广告里 “登至山脊俯
瞰，红涛翻涌、青山环抱”的美景。 万亩
映山红已过了盛花期， 但依然有一些
错过高潮的花儿开得精神抖擞， 如同
一个家族老幼相互照应，延续着花期，
不负时令的期许。

年龄不饶人。 我已经没有 50 年前
20 岁到黄山时与映山红邂逅的矫健身
影。 如今气喘吁吁地爬上杜鹃岭，看着
老老少少奋力登山，感悟到岁月如梭，
白驹过隙，已是老骥伏枥。

下得山来，到了停车场，旁边值班
的一群人穿着浅绿色马甲， 上面印着
“铁冲乡志愿者”，他们把凳子让出来，
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休息。

这时有几个人慌慌张张找来：“我
们同行的一个游客晕倒在山上， 请帮
我们救护下来。 ”

“赶紧‘斗’！ ”志愿者们立即行动
起来，有的拉开护栏，有的启动小车 ，

很快将体弱有病的患者接到停车场 ，
送到旅游车里。

我对他们的热心帮助与高效工作
表示敬佩，他们说这是应该的。 几个人
感慨，昨天夜里“斗”得更厉害：在深山
里走散了四个人， 向他们告急摸不到
下山的路， 他们找到夜里 10 点多，连
饭也没顾上“斗”。 好不容易把人救下
来， 善意提醒他们：“可不能拿自己的
生命再‘活逗猴了’。 ”

山区里太阳一落山， 月光远没有
城市里浪漫， 在树林阴影中伸手不见
五指。 而且手机信号不好，照片很难发
出去，扫码付钱也磕磕巴巴。 可见为了
游客，他们不顾艰险“斗”得多么勇敢。

六安话里的“dou”，常写作“斗”或
“逗”， 是非常生动且含义丰富的万能
动词。 “赶紧‘斗’”是“抓紧干”；“饭也
没顾上‘斗’”是“饭也没顾上吃 ”；“活
逗猴”主要指“开玩笑”。 一夜救人没发
火，用“活逗猴”给游客压惊，话里满是
温度。

山里人厚道，语意蕴藏着深意，乡
音诉说出情怀 ， 令人感到亲切和自
然。

其实 ，我们游客来杜鹃岭花季赏
花 ，“dou”着玩 ，铁冲乡是不收费的 ，
只是上下山的摆渡车收些费用。 志愿
者则放弃了假日休息 ， 从早到晚 ，疲
惫而又执著地为游览的人群服务着。

如此一来，自驾游、旅行团如潮水
一般涌来， 从铁冲乡志愿者戴的草帽
编号看， 要有近百人为这个花期无怨
无悔地“斗”。 他们中有刚入职的年轻
人、身强体壮的中年人，还有已退休的
老人，那一个个浅绿色的马甲，汇成一
条耀动着生命力的脉络。

一位老乡一边招呼人流， 一边乐
呵呵地说：“我们金寨是红军摇篮 、将
军故乡， 走出了 59 位新中国的将军，
这山这岭都是红色根据地。 ”

看我钦佩的神情， 他摘下草帽为
我扇风：“过去我们是贫困县， 扶贫干
部帮我们甩掉了穷帽子。 看着那么多
人开车来玩，我们打心眼里高兴。 ”他
若有所思地看着那山、那水、那车流与
人流， 有些感慨地说：“还有两年就退
休了，做志愿者为大家帮帮忙，我还要
一直‘斗’下去。 ”

花有四季。 春绽放、夏成长，秋迎
霜 、 冬雪藏 。 我们只是在花季时来
“逗”，观赏花儿最美的的怒放。 山里人
却要同映山红一样，扎根山岭，年复一
年地迎接你的到来。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这次虽已过
盛花期，但我并不遗憾，反而收获了更
多的“花美”。 那些辛苦劳作的山里人，
就是漫山遍野的杜鹃花， 他们用热情
和诚心，让游客欣赏了美景，也让自己
成为最美的风景。

立 夏 馨 香 万 物 秀
刘文勇

立夏表示告别春天， 是夏天的开
始，又称“春尽日”。 《月令七十二候集
解》记载：“立夏，四月节。 夏，假也。 物
至此时皆假大也。 ”

立夏，是华夏基石。 溯华夏文明源
流，华夏深邃凝聚天地意象。 瞩望禹铸
九鼎，擎天立地，奠定了华夏基石 ，从
而禹夏成为华夏族群灵魂图腾。 以鼎
为魂，铸成华夏民族千年脊梁。 禹夏是
华夏文明最坚韧的根脉。 夏的耕耘，夏
的劳作，夏的收获，代代相传 ，生生不
息。 夏的初兴，如晨曦初染，尽显众生
竞发之姿。 夏之光，照耀着青铜鼎上的
铭刻，抒写着《诗经》宏卷雅颂，成就孔
子心仪的礼义之邦。 华夏的夏，初若破
晓曦光，点燃了华夏第一缕星火，那燎
原的烽火，历经血与火的淬炼，穿越文
明先河的流淌，终铸煌煌宏大中华。 华
夏疆域，山川若磐，昆仑巍巍 ，岱岳峥
嵘，仿若盘古脊梁撑持着中华苍穹。 黄
河九曲，浊涛裂岸。 长江浩荡，如巨斧
劈开三峡，吞吐洞庭，写就屈子的 《离
骚》、吟颂成东坡的赤壁旷达。 大中华
跌宕起伏的史诗，宏大长风气节，铸造
英雄民族璀璨雄峻的魂魄。 夏的奠基
者大禹，他那治水的胼手胝足，沐雨栉
风的形象；他那足量天下，划疆域为九
州的气度，为后人感慨而叹服。 禹夏之
光， 辉耀华夏山山水水， 使其同兴共
荣， 绘成中华民族千年文明的浩瀚长
诗。 华夏民族的宏大图景，将大同理想
的灵旨，深植华夏万众心田。 张骞大漠
朔风的丝路，嫦娥奔月的探天华章，而
到后世汉唐盛世， 直到宋明海上的斑
斓辉煌。 夏之光传至今日，仍然熠熠生
辉。 淮河儿女永记立夏的璀璨图景，继

承格物致知的大志， 以浩然正气深谋
宏图大业， 从而绘就淮地山河璀璨光
明的图卷。

立夏，是生命的歌。 最后一缕春风
远去，夏以青葱般的眼神，迈着轻健豪
爽的脚步，以轻盈爽润的姿态，悄然来
到百花氤氲的淮地。 立夏如同温馨的
使者，亲切地宣告，万物都在愉快而自
由地生长。 晨曦旭日初升，栖息在草木
上的小露珠儿， 在嫩绿的叶片儿上眨
着眼， 像少女挂在眼睫毛上的一滴晶
莹透亮的玉珠。 太阳温柔地亲吻着淮
地片片嫩绿的生命， 露珠儿神灵般化
成雾缕， 在碧草连天的绿色世界里缓
缓升起，空气中的泥土与新绿的香气，
染绿了初夏的芬芳。 淮地的山川田野，
长势喜人的麦子，挺拔茁壮，微风拂动
她的柔肢而娉婷地摇曳。 起伏的麦浪，
像对夏的到来虔诚而深情地歌唱。 田
边路旁的野花野草， 肆意怒放悦愉的
心曲，红的花粉的朵，斑斓峥嵘 ，雄浑
野性而浩荡。 在柔柔的阳光雨露滋养
下，舒展着自由的身姿，散发着别具一
格的旖旎魅力。 淮河旁古城边，氤氲不
张扬的垂柳， 嫩绿的柳枝叶片随风飘
扬，像少女长发，青丝垂落肩头 ，云朵
般飘逸而炫彩。 池塘水面上，星星点点
的浮萍， 飘啊飘荡啊荡； 仙子似的睡
莲，以美姿以典雅，尽情展放不同凡响
而靓丽的美景。 漂亮的小鸭子，以笨拙
的游姿， 在清清水波里尽情地扑腾玩
耍，时而把头扎进水里，时而伸着嘴寻
找食物。 青蛙蹲在荷叶上的叫声，夏蝉
儿在枝头上轻轻哼唱， 各类昆虫歌喉
的嗓音，尽情地追逐着生命的梦想。

立夏，是成长的夏。 立夏拉开了夏

的帷幕，温馨的阳光，热烈地拥抱淮河
大地，金色的光芒浇灌着梦想的种子。
淮地田间，麦浪一浪高过一浪，像绿色
的海洋，这是淮地写给天空的诗行。 株
株灌浆的饱满麦穗，挺直腰身，好像在
说：追逐丰产，是献给淮人的梦想。 粗
壮的稻苗在泥土的怀抱中伸开根须 ，
汲取着淮地母亲的乳汁， 好像诉说着
未来的向往。 那八公山的果园里，青涩
的苹果、酥梨、葡萄挂满枝头 ，藏在青
绿间，极像羞涩的仙姑，她们借夏的暖
风，充实着自己积蓄着力量，伸展生命
的活力，以绽放真髓的甘甜。 清清的小
溪边， 白杨树笔直的枝干与丫枝向上
并肩靠拢， 大大的叶片泛着淡青色美
颜，威严坚韧倔强的形象，就像世界上
最威严的哨兵。 初夏里，满天飘舞着透
明闪亮的柳絮，如翻飞零落的天鹅羽毛，
一任南北飞扬。流淌在大街上，那随风而
舞的绒毛，轻轻地扑向人面，落在脸颊
上眉梢上眼角上， 柳絮的飘飞轻舞，飞
翔飘摇， 就像浪漫而放飞的唐诗宋词。
淮河的天空，像蓝色闪光的宝石，温馨
的阳光透过云层，斑驳的金辉，给淮地
披上金色的纱衣。 小南风吹来，丝丝热
意，带着立夏成长的消息。 这充满生机
的初夏，万物拔节，扎根沃土，使劲伸展
枝条腰肢，追逐阳光，追逐风雨。万物都
懂得，成长是漫长的旅程，需要勇气、需
要坚持 ，在希望的立夏天空下 ，绽放
着璀璨而斑斓的光芒。

立夏 ，是馨香的夏 。 初夏是淮地
清香的序章 ， 淮地儿女明净的笑脸 ，
犹如花般绽放 ，拥抱着生活的清香与
幸福。 立夏，小南风携着花香的轻语，
从春的余韵中走来 。 田野处处 ，露珠

在麦穗尖上闪烁 ， 飘逸的青草香气 ，
弥漫着广袤无垠的淮地。 树林翠绿的
叶片，似少女裙摆的舞动 。 阳光抛洒
金色的暖纱 ，温润着淮地的清澈 。 青
草的香，是淮地温馨的诗。麦子香与草
香，滋润着淮人朴实的心田，沉醉着宁
静而多姿的淮地。古城街道两旁，槐花
飘香。棵棵槐树枝头，挂满串串洁白灯
盏，温馨的风拂过，槐花瓣如雪片般飘
落，飘撒于地，铺成柔软的花毯。 槐花
香的飘逸，带着泥土的香，散着阳光的
暖。 蔷薇爬满乡村人家的篱笆， 红的
红，白的白，娉婷怒放，花香四溢。朵朵
鲜花，是初夏的诗，是淮地的画 ，写满
着青春的热烈与温柔。 淮地清香的花
市，如同淮人走进香水世界。淮地的麦
田，粗大麦穗，娉婷地摇曳 ，香甜的麦
香，蜂蜜般醉人。 八公山的果树，朵朵
艳丽的花，素洁玉白，结成的果实 ，缀
满枝头 。 五月的果园 ，充满着生机与
诗意。 梨花褪去繁茂 ，花瓣像被泼洒
满地的雪 。 果树绿叶透过阳光 ，闪烁
着晶莹光泽 ， 承载着夏日微醺的生
机。 枝头的绿叶覆盖着绿豆般大小的
梨果 ，青涩而充满希望 ，蓄满沉甸甸
的生命力 。 初夏是清香之夏的起点 ，
淮河儿女在初夏清香的季节里， 极为
细心地感受着夏的清香， 让清香装满
热爱时代的虔诚的心， 让生活充满氤
氲的诗意与幽静的优美。

立夏馨香，万物生长。 淮河儿女把
握精进的契机，抓住点滴时间，高效地
读书学习，深入提升职业知识。 并遵循
“夏养心”原则，避免浮躁，坚持锻炼 。
无论身处何境， 均以立夏当立志的心
态，脚踏实地，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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槐香阵阵思华年
代宜喜

我是一名 70 后， 出生在淮河岸边一
处僻静的小村庄， 家中兄弟姊妹众多，日
子虽简朴清苦，却也藏着独属于那个年代
的纯粹与温暖。于我们这代人而言，童年没
有电子产品的陪伴， 没有琳琅满目的零食
与玩具，却有着大自然慷慨的馈赠，而最刻
入脑海的，便是每年春天里阵阵的槐香，那
是嵌入在岁月里的乡愁，是我们 70 后共同
的童年印记。

每到暮春时节，村里的众多槐树便褪
去青涩， 枝桠间缀满细碎的槐花骨朵，从
嫩绿到莹白， 像一串串藏在枝叶间的珍
珠，风一吹，细碎的清香便漫过巷陌、飘进
院落，勾得我们这些孩子心痒难耐。 够槐
花，便是我们春日里最重要的“活儿”了，
也是展示我们“绝技”的好机会。

我和小伙伴们学着大人的模样，找来
长长的竹竿， 小心翼翼地将镰刀绑在竿
头，有的搬来老旧的木头梯子，有的叠起
大小桌子，踮着脚尖、探着身子，屏住呼吸
将竹竿伸到槐树枝头，轻轻一拧、一拉，嫩
绿的花苞与雪白的花瓣便簌簌落下，我们
连忙伸出衣襟接住， 再手脚麻利地撸成
串，装进随身的簸箕里。因年纪尚小、技术
生疏，小手被槐树枝上的尖刺扎破是常有
的事，可碍于骨子里的倔强与好胜，谁也
不肯吭声，怕被伙伴们取笑，更怕扫了摘
槐花的兴致。 不到半天工夫，一篾筐白花
花、香盈盈的槐花摆在眼前时，所有的苦
累与疼痛都烟消云散，只剩下满心的欢喜
与乐呵了。

压水井的清水潺潺流淌，将槐花反复
轻轻冲洗干净、静静晾干，便是儿时最鲜

美的春日珍馐。 母亲总会趁着槐花的鲜
香，拌上适量的面粉，或蒸或煎，亦或是当
成馅料包成饺子，热气氤氲间，槐香与麦
香交织在一起，弥漫整个厨房，那味道，是
如今再多山珍海味也无法替代的纯粹与
香甜。 那些老槐树、白槐花，不仅承载着我
们小伙伴嬉戏打闹的欢乐，更藏着一家人
围坐在一起的烟火温情， 成为我们 70 后
童年里最珍贵的回忆。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如
今，几十年光阴匆匆而过，我早已从懵懂孩
童长成中年之人，也亲历着时代的变迁。可
每到槐花绽放的时节，那似雪的模样从未
改变，那淡淡的清香依旧萦绕鼻尖，树下
伙伴们的嬉闹声、 母亲在厨房的忙碌声，
偶尔再现在梦乡，仿佛就在昨天。 槐花平
凡而朴素，不与百花争艳，却用最纯粹的
芬芳，融入人间烟火，读懂我们 70 后的乡
愁与牵挂，藏在我们心底最柔软的角落。

于我而言，槐花是儿时的美味，是中
年的美景，更是终身的美梦。 它目睹着我
在亲情的呵护下茁壮成长，它见证着小村
庄在乡村振兴的春风里旧貌换新颜，它更
感受着时代的日新月异和蓬勃发展。

在这春光明媚、 春意盎然的时节，我
总想再提篮拎钩， 回到故乡的槐树下，亲
自够一次槐花。 哪怕摘得很少，也无关紧
要，我只想在槐香中，找回那个无忧无虑、
天真无邪的自己，重温那段纯粹美好的旧
时光。 愿我们都能如这洁白的槐花一般，
清清白白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在岁月中
坚守本心，在奋进中绽放芬芳，不负时光，
不负韶华，不负这烟火人间。

北头新旧事 人间百味尝
陈 琦

穿过东城市场，出北门，便进入了田
家庵老北头。曾经，脚下鹅卵石铺成的路
被岁月磨得发亮，两旁老屋紧挨着，墙面
斑驳，窗户老旧，电线在屋檐下蛛网似地
交错缠绕……这里， 没有精致的网红装
修，没有宽阔的街道，没有高楼大厦，却藏
着最地道的淮南烟火气。徜徉老街，一种
恍若隔世的感觉扑面而来，眼前的一切仿
佛都带着上世纪的印记和温度； 脑海里，
便会浮现出经年四季、人情冷暖的一个个
故事。

国光照相馆， 是老北头绕不开的记
忆。它始建于解放前，由张春华、张春江、
张春山三兄弟创办。那会儿，居民办身份
证件所需的照片 ， 就在这家照相馆拍 。
1982 年 5 月 21 日正式工商登记为集体所
有制，是淮南最早一批老牌国营照相馆之
一。

历经八十余载风雨历程，国光照相馆
依旧守在街头。早年，橱窗里的照片总能
引来路人驻足。4 角钱一张黑白照， 定格
过无数人的青春与团圆———孩子的百日
照、新人的结婚照、几代人的全家福、同学
朋友的合影留念等，都从这里诞生，也成
了几代淮南人共同的回忆。

记得八十年代，有一年，远在苏州的
外公、外婆，想要一张我们的“合家福”。因
为，大姐、二姐和我孩童时都在老人身边
带养过。于是，我们全家 6 口人（父母亲和
我们 4 姐弟），抽一个星期天，来到国光照
相馆。衣服穿的是“正装”，父母亲坐在前
排，我们姐弟四人站在后排。摄影师是一
位年约 50 岁的男子，他“指挥”着让我们
站直，放松，笑一笑……一番“折腾”下来，
我们反而愈发紧张。 好不容易照完了，让
三天后来取照片。三天后，我们依约而来，
看到我们的“合家福”被置放于橱窗里了。
我们不大接受被来往的市民看来看去及
议论，遂和照相馆负责人协商，请他将我
们的照片撤下来。他说：“你们这张合家福
拍得非常好， 我们放在橱窗里展示的初
衷，就是让人们分享幸福家庭的亲情和喜

悦。”最后，在我们的坚持下，还是将其从
橱窗里撤了下来。

在光影里触摸旧时光。它不只是一家
店铺，更是老街的时光容器，把悲欢离合、
岁月变迁，都藏在一张张相片里。每每经
过这里，我总会不自觉地放慢脚步，与国
光照相馆擦肩而过的时候，那个“小插曲”
便会浮现出来。

老北头商业兴旺，不像大商场那般规
整气派。沿街店铺一家挨着一家，日用百
货、粮油副食、衣帽鞋袜应有尽有。最难得
的是，许多年代久远的传统手工物件在这
里仍能寻到。竹编的菜篮、藤编的簸箕、木
柄的锅铲、老式的针线笸箩、粘蝇板捕鼠
笼，还有铁匠铺打的菜刀、剪子，都是过日
子离不开的物件。修鞋、修伞、配钥匙、缝
补衣裳的小摊随处可见， 师傅手艺娴熟，
价格实在。摸一摸，掂一掂，看一看，满是
手工的温度和质感，让人心头踏实。

清晨的老北头最是热闹。天刚蒙蒙亮，
早点店开门，早点摊支好。油锅滋滋作响，
油条、糍糕、麻圆、春卷、油馅子、生煎包、煎
饺，香气飘出半条街……豆腐脑、绿豆圆、
油茶、辣糊汤、红豆粥冒着热气，“干的一块
五，稀的一块一碗。”价格便宜，分量实在，
上班族、上学娃、遛弯的老人，有的买了匆
匆离开，有的围坐桌前，吃得香甜。

老北头的日子，藏着百姓的酸甜苦辣、
家长里短。老街老旧却不萧条，居民住的
大多为平房，窗台上晾着衣物，门口摆着
几盆不值钱的花。早上买菜回来，几个大
妈、婶子坐在一起择菜、拉家常。谁家孩子
考上大学，谁家老人过寿辰，谁家婆媳拌
了嘴，谁家添了新物件，不出半天就能传
遍街巷。夏天傍晚，梧桐树下摆着竹椅，摇
着蒲扇的老人唠着嗑， 孩子们追逐打闹。
老街的时光走得慢，日子过得缓，柴米油
盐的琐碎里，藏着最真实的生活本味。

淮河， 奔流不息， 老街依旧热闹。这
里，没有繁华都市的快节奏，只有日复一
日的烟火缭绕。老旧的房屋，密集的民居，
兴旺的小摊，地道的美味，还有国光照相
馆里定格的岁月，织就了田家庵老北头最
动人的生活图景。一代又一代人在这里出
生、成长、老去，酸甜苦辣都融进街巷，家
长里短都随风飘散，唯有淮河的风、老街
的情，四季延续，岁岁年年，温暖着每一个
平凡的日子。

老街童趣 陆士德 摄

陌 上 有 槐
周德梅

在我乡间的三四月里，春阴垂野，
杂花满树， 难管难收的烂漫花事至此
已渐近尾声。 但那藏在堤坝沟埂上的
槐树， 却在此时从浓绿的枝叶间垂下
白色的、细碎的花朵，一嘟噜、一嘟噜，
清香而淡雅，纷然而简静。

母亲日日拿着竹匾， 在槐树下挑
那嫩的、青白的花采下，洗净、沥干、裹
上面，放在饭头上蒸熟，再拌上油盐和
葱花生姜， 一盘清香美味的槐花饭便
做成了。生的槐花也可以吃，从那一半
青疏一半香的花树上随便摘一串下
来，抖一抖放进嘴里，清恬的汁液便从
心里嘴里流出来。

槐花开于暮春初夏， 但孕育在春
天。初春，嫩绿的羽状叶穗从槐树枝干
上萌出，卵形的叶片沿叶轴对生着长，
接着，花穗慢慢分化出来。待浓荫将村
落密密匝匝掩映起来时， 枝繁叶茂的
槐树上已垂下无数的花序骨朵。 小小
的青色的花苞在花柄上整齐排列 ，一
天天膨大、变白，直至小盅样的花托上
绽出倒悬的蝶状花朵， 一盅盅、 一串
串、一片片，如纤云，如春雪，细细碎碎
地扯挂于暮春初夏的梢头。

“槐林五月漾琼花，郁郁芬芳醉万
家。 春水碧波飘落处， 浮香一路到天
涯。”槐花开了，乡村氤氲在一片槐香之
中。 每一棵花树下都有几个采花人。一
根根树枝被折下来，一串串花苞被捋下
来，或放进冰箱，或寄往远方。千里之外
的游子收到家乡寄来的一包槐花，便收
到了家乡的春天，也收到了一缕乡愁。

乡民对于野菜的热衷喜爱， 从开

春的荠菜开始，一路到榆钱、到构树花
（皮树虫）、到香椿，等到了槐花 ，便到
达了顶点。槐花味美且清香，除了做槐
花饭之外， 还可以做槐花饼、 槐花饺
子、槐花粥、槐花茶……哥哥养了两箱
蜜蜂，一到槐花季，酿出的槐花蜜也是
各种花蜜当中最好的。

“有花堪摘直须摘，莫待无花空折
枝。”如今贮藏条件和交通条件都好了，
加上槐树近些年已沦为“野”树，所以人
们对槐花的采摘犹如杀鸡取卵般的暴
虐。 每每看到邻村的人骑着三轮车，载
着满满一车厢的槐枝从我们村的老宅
地里出来，我就知道，我们大埂上的槐
树又遭殃了，哪棵树花开得多，哪棵树
受到的戕害就越重。而那一车厢的槐花
枝一路又会吸引更多的人来采摘。

大埂是一处荒埂， 由一条弧形的
杂树林子形成， 那里曾作为东顾庄的
圩沟内堤存在至今， 埂上的槐树挤在
密密麻麻的杂草树丛中， 平时无人问
津，但一到开花季，便成了人人伸手的
“抢手货”。

其实， 槐树曾经的待遇不是这样
的，它们在饥馑年代曾作为 “家树 ”长
在每一户人家的房前屋后，树干高大，
树冠阔展。一到开花季，家家拿小竹匾
轻轻摘，拿草钩轻轻够，够不着的就使

唤孩子爬到树上采摘， 孩子在树上一
边摘一边吃， 抢先满足自己的口腹之
欲。 来不及吃的槐花任由它们在树上
老去。到了秋天，树上挂满了槐树的种
子，像一枚枚细长的、成熟的扁豆荚，树
下奔跑着“跑火急”（相当于接力跑的游
戏）的孩子。跑着跑着，寒风吹来了，褪
尽叶子的槐树枝上积了雪，枝上黑色的
籽荚成了风中摇摆的冰凌，冰凌在阳光
下一闪一闪，忽一下被风吹得跌落到地
上、埋进雪里、融进泥土里。到了春天，
土地里生出了一棵棵小槐苗……

槐树地位的沦落源自上世纪九十
年代，那会儿正是村庄合并、集中居住
的开始。大家搬出一条脊（一个村子的
屋子连在一起，房前屋后空地很大）的
郢子，到公路边“横平竖直 ”地建起一
排排“集体农庄 ”，户与户之间只有两
米见方的巷道。 树冠阔大的槐树不再
适合整齐划一的新农村布局， 人们的
生活也从饥馑走向丰衣足食。 于是老
房子被推倒了， 房前屋后的槐树被砍
伐净了。 老宅基地上种庄稼， 种速生
杨，槐树因为木材特性，以及“槐”字字
面拆解上的忌讳，被人们所抛弃。再也
没有一家人种槐树， 土地里生出来的
小槐树苗也被人连根撅去。 只有那鸟
嘴衔去的、被风吹落的槐树种子，落在

无人问津的地方，于那沟边埂上，于那
杂树窠里，又生出一棵棵 “鲜为人知 ”
的槐树。

陌上有槐，香远益清，一到开花季
节，人们又想起了槐树，想起香浓软糯
的槐花饭。尤其近些年，吃够了精米细
面的人们开始推崇野菜， 槐花作为野
菜中的上品而备受喜爱。 于是人们循
着味儿又找到了它们，攀树 、扯枝 、采
花，一顿猛操作，一棵树便被扯得枝零
花落。每每看到断枝横陈的槐树，我就
特别心疼：“能不开花就好了， 都是开
花惹的祸！”但随即我又否定了自己的
想法，只要有春天，就不能阻止一棵开
花的树捧出花朵、孕育种子。那是作为
树的成就，也是作为树的信仰。虽然它
们因此会遭到攀折，但不管怎么攀折，
都摘不尽那些青白与芬芳， 它们总有
办法将一部分种子交给风、交给鸟，然
后播撒到土地上。

树和人一样， 成长过程中会遭遇
各种各样的磨难、挫折、冷遇、不公，但
总有一种树，总有一种人，能够默默忍
受、默默复原、默默等待 ，待到春风骀
荡时，再一次将一盅盅清香送出去，义
无反顾。

东顾庄遗址上最深的那道沟坎
里，几株老槐被采得只剩光秃枝桠，却
在晨曦中勾出比往年更繁密的花芽轮
廓———像所有被岁月折损过的事物 ，
它们总在看不见的暗处， 将伤口打磨
成新的年轮。而随风远徙的种子，也早
已萌出新的枝条， 正将碎玉般的花瓣
洒向人间的四月天。


